《放生书生》

十年前，山匪劫道，一队赶考书生只放走了最穷的沈砚。十年后，沈砚以剿匪钦差之身重回黑风岭，满营将官都等着他血洗山寨报仇。可没人知道，当年那场劫杀另有隐情——被放走的人，欠的不止是一条命。恩要还，仇要报，他要抓的，究竟是山上的匪，还是山下的人。

第1集 旧路重开

△ 黑风岭下，官军列阵。沈砚勒马望着山道，宋阔按刀上前。
宋阔（压着火）：钦差大人，探马回来了，寨门就一道木栅，冲上去半个时辰的事。
沈砚（淡）：半个时辰？你十年前也这么算的。
宋阔（一愣）：什么意思？
沈砚（收缰）：传令，全军安营，不准动山上草木。
宋阔（急）：安营？大人，兵部催的是捷报，不是营帐！
沈砚（回头）：捷报是写给你升官的，还是写给死人的？
宋阔（咬牙）：末将请令，带三百人血洗黑风岭，出了事我担。
沈砚（冷）：你担？你担得起十年前那三十条人命吗？
△ 宋阔手一抖，刀鞘磕在马鞍上。
宋阔（强辩）：十年前是前任指挥使的账，末将那时才是个百户！
沈砚（逼视）：所以你记得比谁都清楚。
宋阔（压低）：大人到底查匪，还是查自己人？
沈砚（转身）：查该查的。安营。
△ 宋阔愤愤退下，回头朝中军帐瞥了一眼。
沈砚（低声，对亲兵）：把山道上的人都撤回来，一个不许惊动。
亲兵（迟疑）：大人，山上是匪……
沈砚（打断）：山上的匪，比营里的兵干净。
△ 亲兵领命跑开，沈砚独自望向岭上。
沈砚（自语般）：裴敬，你最好还活着。
△ 他抬手唤过一名斥候。
沈砚（一字一句）：你摸上山，别带刀，问一句就回——山上那个姓裴的，还活着吗？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第2集 一饭之约

△ 黑风岭山道，沈砚独自负手而上，腰间不佩刀。
裴小满（拦路，横刀）：钦差大人好胆，一个人上山，不怕我爹砍了你？
沈砚（不停步）：你爹要砍，昨晚就砍了，用不着等你拦。
裴小满（收刀退半步）：嘴硬。寨里等你的人，可不止我爹一个。
△ 聚义厅内，裴敬端坐主位，桌上只摆一盆糙米饭、两副碗筷。
裴敬（抬下巴）：坐。当年那顿饭，也是这个数。
沈砚（落座）：裴当家记得清，我倒差点忘了。
裴敬（盛饭）：忘了好。忘恩的人活得长，念旧的人死得早。
沈砚（接碗）：那你念旧，怎么还没死？
裴敬（笑）：山里的野狗咬人，先看你手里有没有肉。你手里有，我怎么舍得死。
沈砚（扒一口饭）：这米是官仓的。
裴敬（筷子一停）：舌头比刀快。吃你的饭。
沈砚（放下碗）：十年前那晚，你放我走，为什么？
裴敬（慢条斯理）：我说过放你走吗？我只说，那晚没杀你。
沈砚（逼视）：有什么分别？
裴敬（倒酒）：分别大了。杀你的是刀，放你的是人。那晚拿刀的人，不是我。
△ 沈砚指节扣紧桌沿。
沈砚（压着嗓子）：那是谁？
裴敬（举杯）：先喝酒。这酒是我埋了十年的，就等一个能问出这句话的人。
沈砚（不接杯）：裴当家，我上山不是来叙旧的。
裴敬（放下杯，抬眼）：我知道。你是来问我，当年那顿饭，谁替我付的钱。
沈砚（一震）：你连这个都知道。
裴敬（起身）：我不仅知道。我还告诉你——放你走的人，不是我。
△ 裴敬背过身去，窗外山风卷起帘子。
裴小满（门外探头）：爹，山下那队人马动了。
裴敬（不回头）：沈大人，你的副将等不及了。
沈砚（起身）：他在等什么？
裴敬（侧脸）：等一个名正言顺，把这座山烧平的理由。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第3集 副将生疑

△ 官营中军帐，宋阔将一摞旧档拍在案上，几名亲兵垂手站在帐外。
宋阔（压着火）：钦差大人，黑风岭的旧档我翻了半夜，翻出个稀罕事。
沈砚（翻看军报）：说。
宋阔（手指点档）：十年前，你赴京赶考，走的正是黑风岭这条道。
沈砚（不抬头）：读书人赶路，走哪条道都记档？
宋阔（冷笑）：偏巧，那年那月，裴敬就在岭上落了草。
沈砚（放下军报）：你到底想说什么？
宋阔（逼近一步）：我想说，你上山不带一兵一卒，回来连根头发都没少。
沈砚（抬眼）：所以呢？
宋阔（拍案）：所以你不是去探寨，你是去会故人！
△ 帐外亲兵互看一眼，脚步往帐门挪了半步。
沈砚（起身，声音不高）：宋副将，你查的是匪，还是查我？
宋阔（梗着脖子）：我查的是这仗为什么打不下去！
沈砚（盯着他）：因为你急着打。
宋阔（一噎）：将在外，君命有所不受，这话是您教我的。
沈砚（转身背手）：我教过你四个字，你忘了。
宋阔（咬牙）：哪四个字？
沈砚（侧脸）：按兵，查案。
宋阔（低声）：您查案，我查人，各查各的。
△ 宋阔抱拳退出帐外，帐帘落下的一瞬，他从袖中抽出一封折好的信。
宋阔（对亲兵，压嗓）：八百里加急，送往知府衙门。
亲兵（低声）：将军，这信……写的是什么？
宋阔（把信塞过去）：写的是——钦差有私，请府台早做打算。
△ 帐内，沈砚立在灯下，指尖捻着方才那页旧档的边角。
沈砚（自语）：十年前的赶考路，谁替我记的档？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第4集 账房故人

△ 深夜，匪寨后帐。周老七抱着一摞旧册子闪身入内，反手掩门。
周老七（压着嗓子）：裴当家，山下那队人马，今夜没动。
裴敬（翻着册子）：没动比动更麻烦。他不动，是在等人送东西。
周老七（迟疑）：送什么？
裴敬（抬眼）：送一个能让他名正言顺烧山的由头。
周老七（手一抖）：当年劫杀那桩事，账上记了二十三个名字。
裴敬（停了手）：二十三个？
周老七（点头）：可我记得清楚，那天夜里上山的，多一个人。
△ 周老七从怀里抽出一页泛黄的纸，指尖点在一处空白。
裴敬（盯着纸）：少了的那个名字，你查出来了？
周老七（声音发涩）：查出来了。可我不敢写。
裴敬（把纸推回去）：写。都到这份上了，还有什么不敢。
△ 周老七提笔，手悬在半空，笔尖抖了三下才落下。
周老七（喃喃）：对不住，老同窗。
裴敬（低头看纸，脸色一变）：宋阔？
周老七（别开脸）：当年报信引官兵上山的，就是他。那晚他穿的是便服。
裴敬（冷笑）：好啊。我当他只是急着抢功，原来他抢的是命。
周老七（突然跪下）：裴当家，还有一件事。他今晚又派人上山了。
裴敬（一把攥住名册）：多少人？
周老七（不敢抬头）：二十个。扮成樵夫，申时进的沟。
裴敬（把名册塞进火盆边）：沈砚知道吗？
周老七（摇头）：他若知道，就不会在帐里等回信了。
△ 帐外传来一声夜枭叫，周老七浑身一僵。
裴敬（吹熄油灯）：你从后山走，别回账房。
周老七（起身，声音发颤）：那本官账，我藏在磨盘底下。谁先拿到，谁就活。
裴敬（在黑暗里）：周老七。
周老七（停步）：嗯？
裴敬（一字一句）：你今晚写下的这个名字，往后就是你的催命符。
△ 周老七推门没入夜色，火盆里那页纸角已经卷起焦边。
裴敬（对着暗处）：小满，出来。
裴小满（从帐后闪出）：爹，我全听见了。
裴敬（把名册按进她手里）：天亮前，把这个送到官营，交到沈砚手上。
裴小满（攥紧）：送给他？他是来剿我们的。
裴敬（按住她肩膀）：他要是想剿，今夜就该动手了。
裴小满（咬唇）：那他想要什么？
裴敬（望向山下灯火）：他想要一个，能让宋阔自己走进来的证据。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第5集 客栈耳目

△ 客栈堂内，柳氏擦着柜台，阿棠拎水进门。
阿棠（喘着气）：东家，官营那边贴告示了，说三日之内要踏平黑风岭。
柳氏（手一顿）：三日？上回说半月，这回倒急了。
阿棠（凑近）：我还听说，昨夜有人从后山下来，进了官营。
柳氏（抬眼）：看清楚了？
阿棠（挠头）：天黑，只瞧见是个姑娘，手里攥着个布包。
△ 门帘一掀，沈砚走进，身上落着夜露。
沈砚（掸袖）：老板娘，讨碗热汤。
柳氏（笑着转身）：钦差大人半夜光临，小店蓬荜生辉——汤是有的，钱得先付。
沈砚（搁下一锭银）：够三碗。
柳氏（掂了掂）：多了。大人想问什么，直说。
沈砚（坐下）：十年前秋闱，一队书生从你这店门前过，住过几晚？
柳氏（擦碗的手慢了）：书生？一年到头过路的书生多了，我哪记得。
沈砚（盯住她）：那晚有人比匪先到。
△ 柳氏手里的碗磕在柜面上，脆响。
柳氏（压低嗓子）：大人，做生意的最怕沾事。您这一问，我这店还开不开？
沈砚（平静）：店开不开，看你说不说。
柳氏（别开脸）：那晚三更，有一队人穿官靴，从后巷进的客栈，把书生们的行程抄了个遍。
阿棠（脱口）：官靴？那不是——
柳氏（瞪他）：闭嘴！添柴去！
△ 阿棠缩脖子退到灶边，却竖着耳朵。
沈砚（起身）：领头的，什么模样？
柳氏（犹豫半晌）：三十上下，左眉有道疤，说话带军腔。
沈砚（指节一紧）：他留了什么话？
柳氏（声音发颤）：他说，天亮之前，这店里的人一个都不许出门。
△ 沈砚转身走向门口，脚步停在门槛上。
沈砚（不回头）：多谢。
柳氏（追一句）：大人，那队人走的时候，抬着一口箱子，箱子上盖着官仓的火印。
△ 沈砚背影一僵，夜风吹动门帘。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第6集 养女试刀

△ 官营后帐，沈砚挑灯看那页名册，帐外忽有刀风。
沈砚（不抬头）：进来吧，门没拴。
△ 裴小满掀帘而入，短刀直指他咽喉。
裴小满（咬牙）：你早知道我要来？
沈砚（合上名册）：你爹让你送东西，你倒先来送刀。
裴小满（刀尖一颤）：我爹糊涂，我不糊涂。你们官军踏平过多少寨子，我数得清。
沈砚（抬眼）：那你数数，黑风岭这十年，死过几个官兵？
裴小满（愣住）：……
沈砚（站起）：一个都没有。你爹占山十年，只劫粮，不杀人。
裴小满（冷笑）：所以你就该谢他？
沈砚（逼近刀尖）：我该谢他，可有人不该。你今晚来杀我，是想替谁省事？
△ 裴小满手腕一抖，刀锋偏开半寸。
裴小满（低声）：你什么意思？
沈砚（把名册推到她面前）：翻开第三页。
△ 裴小满单手翻页，瞳孔骤缩。
裴小满（失声）：宋阔？官军的副将，怎么会在你们考生的名册上？
沈砚（收回名册）：这页纸，你爹让我天亮前拿到。你倒好，先来捅我一刀。
裴小满（收刀，脸涨红）：我……我以为你要拿我爹的脑袋换功名。
沈砚（坐回案后）：功名我早有了。我要的是当年那顿饭，谁欠谁。
裴小满（盯着他）：那顿饭怎么了？
沈砚（声音沉下来）：有人请我吃饭，是为了让我死在路上。
裴小满（后退一步）：谁？
沈砚（望向帐外）：你回去问你爹——他放走我的那晚，是谁先递的刀。
△ 裴小满转身要走，又停住。
裴小满（背对着他）：我爹说，放你走的人不是他。
沈砚（一震）：那是谁？
裴小满（掀帘）：名单上那个姓宋的，那晚也在山上。
△ 帘子落下，帐内只剩灯花炸响。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第7集 密信回音

△ 官营大帐。沈砚展开截获的密信，宋阔掀帘而入。
宋阔（急步上前）：钦差大人，巡哨抓到个送信的，信上没落款。
沈砚（不抬头）：你拆过了？
宋阔（顿住）：……属下只是怕误了军情。
沈砚（把信纸翻面）：误不了。这信是写给你的。
△ 宋阔脸色一变，手按上刀柄。
宋阔（压着嗓子）：大人这话，属下听不懂。
沈砚（将信推过去）：信上命你“事成前勿动”——事，指什么？
宋阔（抓信扫一眼）：这是栽赃！山寨的人惯会离间！
沈砚（起身）：送信的人呢？
宋阔（别开脸）：审了一半，咬舌自尽了。
沈砚（冷笑）：你审的，还是你灭的？
宋阔（拍案）：沈砚！你我同袍十年，你查案查到自家人头上？
沈砚（逼近）：那你告诉我，十年前那晚，谁先递的刀？
宋阔（后退半步）：什么刀？我听不懂。
沈砚（一字一句）：裴敬放我走那夜，山上还有第三个人。
△ 宋阔额角渗汗，手在刀柄上松开又攥紧。
宋阔（强撑）：空口无凭，大人拿证据说话。
沈砚（抖开信纸）：这信上的落款，你认得。
宋阔（脱口）：崔明远的私印——
△ 话音落地，宋阔自己僵住。
沈砚（缓缓收信）：我还没说是谁，你倒先认了。
宋阔（咬牙）：大人设局诈我。
沈砚（背手）：诈不诈的，你心里清楚。这信，我送去京城还是压下来，看你。
宋阔（沉默片刻，抱拳）：属下……听大人的。
△ 宋阔转身出帐，眼底一寒。
宋阔（低声，对帐外）：备马。今晚这封信，必须比他的折子先到知府衙门。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第8集 知府设局

△ 知府后堂，崔明远端茶慢饮，沈砚一身风尘立于阶下。
崔明远（含笑）：钦差深夜登门，是剿匪有了眉目？
沈砚（不坐）：宋副将的马，昨夜往府城方向跑了。
崔明远（吹茶）：副将巡查驿站，也是本分。
沈砚（盯着他）：那他怀里那封信，也是本分？
崔明远（放下茶盏）：沈大人，说话要讲证据。
沈砚（把残信拍在案上）：焦洞还在，私印还在，够不够？
崔明远（瞥一眼，笑）：这印，我府里刻章的匠人都有。
沈砚（冷声）：十个匠人，也刻不出你崔家的暗记。
崔明远（慢条斯理）：沈砚，十年前你就该死在黑风岭。
沈砚（一震）：你果然知道那晚的事。
崔明远（起身踱步）：我知道的比你多——比如那顿饭，是谁掏的钱。
沈砚（压着火）：谁？
崔明远（停在窗前）：当年活下来的，本不该是你。
沈砚（上前一步）：那该是谁？宋阔？还是你？
崔明远（回头一笑）：钦差大人，查匪查到知府头上，你带了几个人？
沈砚（一字一句）：我带的是一道圣旨，够不够砍你的头？
崔明远（拍手）：巧了，我这儿也有一道。
△ 屏风后转出两名带刀府卫，手按刀柄。
崔明远（慢悠悠）：圣旨说剿匪，没说查官——沈大人，请回吧。
△ 沈砚扫视府卫，忽然笑了。
沈砚（转身）：崔知府，你怕了。
崔明远（笑意一僵）：我怕什么？
沈砚（到门口回头）：你怕我活着走出这扇门，就再没人替你背屠寨的锅。
△ 崔明远手中茶盏重重搁在案上，茶水四溅。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第9集 假胜真危

△ 黑风岭山寨外，官军旗漫山遍野，喊杀声渐息。
宋阔（挥刀高喊）：寨门破了！给我冲——
△ 沈砚按剑立于阵后，目光扫过寨墙，墙头空无一人。
沈砚（沉声）：宋阔，回来。
宋阔（回头）：大人，匪首就在后堂，这时候收兵？
沈砚（指寨门）：你听，寨里连一声惨叫都没有。
△ 宋阔一愣，抬手止住身后兵卒。
宋阔（压着火）：空寨？他们跑了？
沈砚（迈步进门）：不是跑——是请我们进来。
△ 寨内空地上散落着破锅烂甲，粮仓大门虚掩。
宋阔（踢开木门）：大人，粮仓也是空的！
沈砚（蹲下捻起一粒米）：不是空的——是搬空的。
宋阔（皱眉）：谁搬的？匪自己烧粮断后？
沈砚（起身）：断后烧粮，灰是黑的；这米粒干净，是有人从后门运走的。
△ 沈砚把米粒凑近鼻尖，忽然脸色一变。
沈砚（低声）：宋阔，你闻闻。
宋阔（凑近）：米……有官仓的封蜡味？
沈砚（捏碎米粒）：黑风岭的粮，是官仓的粮。
宋阔（后退一步）：大人，这话可不能乱说。
沈砚（盯着他）：我没乱说——你慌什么？
宋阔（拔高嗓门）：我慌？我是怕大人查匪查成查官，收不了场！
△ 一名兵卒飞奔入寨，单膝跪地。
传令兵（急促）：报——后山崖下发现血迹，匪首裴敬中箭坠崖！
宋阔（大喜）：好！死无对证，这仗打得漂亮！
沈砚（转身）：活要见人，死要见尸。搜崖。
宋阔（拦在前面）：大人，天快黑了，崖下是乱石滩——
沈砚（抬眼）：宋副将，你拦我，是怕我找到活的？
△ 宋阔脸色一僵，手从刀柄上松开。
宋阔（挤出笑）：大人说笑了，我这就派人。
△ 寨墙阴影里，一只带血的手扒住石缝，又缓缓隐去。
沈砚（忽然回头）：谁在那儿？
△ 墙头空无一人，只有一块碎石滚落。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第10集 崖下活口

△ 崖底乱石滩，夜雾弥漫。沈砚提灯，独自沿血痕搜寻。
沈砚（低声）：血是干的……人没死。
△ 他拨开一丛枯草，草后石缝里躺着裴敬，胸口插着半截断箭。
裴敬（睁眼，哑声）：钦差大人……亲自来收尸？
沈砚（蹲下）：收尸用不着灯。我来问话。
裴敬（咳出血沫）：问吧。反正我这条命，是捡的。
沈砚（撕布按伤口）：谁射的箭？寨里那一箭是从背后来的。
裴敬（盯着他）：你查得倒细。那你猜，我寨中弟兄谁最想我死？
沈砚（沉默片刻）：我不想猜。我要你说。
裴敬（闭眼）：说了，你未必敢听。
△ 雾中传来碎石声，沈砚猛回头。
沈砚（低喝）：谁？出来。
△ 裴小满从石后走出，短刀横在身前，眼眶通红。
裴小满（刀尖指向沈砚）：你把我爹引到崖边，现在又来装好人！
沈砚（不动）：我要杀他，刚才一箭就够了。
裴小满（咬牙）：官军的话，我一个字都不信！
裴敬（抬手）：小满……放下。
裴小满（回头）：爹！
裴敬（喘着气）：他要是想害我，不会一个人提灯下来。
△ 裴小满刀尖颤抖，终于垂下。
沈砚（从怀中取出药瓶）：金创药，接住。
△ 他把药瓶抛给裴小满，转身欲走。
裴小满（接住，愣住）：你……就这么走了？
沈砚（停步，不回头）：药一日三次。三天后我来取口供。
裴敬（忽然开口）：钦差大人，你查错人了。
沈砚（转身）：什么？
裴敬（撑起身子）：十年前那顿饭，要杀你的不是匪。
沈砚（盯着他）：那是谁？
裴敬（望向崖顶方向）：你回营看看，谁的军饷签字，能调得动官仓的粮。
△ 沈砚脸色骤变，手中灯盏一晃。
沈砚（一字一句）：你再说一遍——官仓的粮？
裴敬（躺回石上）：我只知道这么多。剩下的，你自己去翻。
△ 裴小满跪在裴敬身边，抬头狠狠瞪了沈砚一眼。
裴小满（低声）：你要是查不出，我替我爹来讨。
△ 沈砚转身往崖上走，脚步越来越快，灯影在雾中拉长。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第11集 双面账本

△ 营帐内，沈砚将灯盏搁在案上，摊开一张粮仓封条。
沈砚（沉声）：官仓封条，怎么会贴在匪寨粮袋上。
周老七（搓手）：大人，这事我本不该说。
沈砚（抬眼）：你深夜求见，就为说个不该说？
周老七（从怀里掏出两本册子）：账有两本。一本记匪，一本记官。
△ 周老七将册子并排推上案，指尖发颤。
沈砚（翻开官账）：第一页——军饷拨付，签字是谁？
周老七（别开脸）：大人自己看。
沈砚（一字一顿）：宋阔。
周老七（急声）：十年了，他每笔都经手，每笔都少三成。
沈砚（合上册子）：你当年同榜，为何替他做账？
周老七（苦笑）：不做账，我活不到今天。
沈砚（逼视）：那裴敬知不知道你手里有这本？
周老七（摇头）：他只知道粮是官仓来的，不知道签字是谁。
△ 帐外传来脚步声，周老七猛地缩手。
宋阔（掀帘而入）：钦差大人，深夜会客，怎么不叫我？
沈砚（不动声色）：查账。你也来认认笔迹。
宋阔（扫一眼册子，笑）：我的字，满营都认得。
沈砚（把官账推过去）：那这一笔，你认不认？
宋阔（拿起册子，脸色一僵）：这……这不是我签的。
沈砚（站起身）：可军饷回执上，盖的是你的印。
宋阔（攥紧册子）：沈砚，你查案还是查我？
沈砚（平静）：查案。查到谁，就是谁。
△ 宋阔将册子往案上一拍，转身出帐。
宋阔（背身）：大人别忘了，这营里一半兵，听我的。
△ 帘子落下，周老七瘫坐在地。
周老七（喃喃）：完了，他看见我了。
沈砚（收起两本册子）：他看见你，才好。
周老七（愣住）：大人这话什么意思？
沈砚（低声）：他今晚一定会送信出去。
△ 沈砚将官账塞进袖中，另一本留在案上。
沈砚（转身）：那本假的，留给他偷。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第12集 副将反咬

△ 次日，中军帐。崔明远端坐主位，宋阔立于帐中，沈砚缓步进帐。
崔明远（含笑）：钦差大人，宋副将告你私通匪首，可有此事？
宋阔（抢话）：大人昨夜私会匪寨账房，末将亲眼所见！
沈砚（看他一眼）：你看见的是账房，还是账本？
宋阔（一噎）：末将只知大人与裴敬有旧，此事军中人尽皆知！
崔明远（慢条斯理）：沈大人，空口无凭，本府也不好办哪。
沈砚（从袖中抽出账册）：那这个，算不算凭？
△ 账册拍上案面，宋阔脸色骤变。
宋阔（冲上前）：这是伪造的！
沈砚（按住账册）：伪造？每笔粮都有你的签字，官仓大印在册，你倒是说说，谁替你签的？
崔明远（翻看两页，笑意不减）：粮草调拨，本就是副将职权。
沈砚（转向崔明远）：崔大人，官仓的粮进了匪寨，副将有权，知府就没份？
崔明远（一顿）：沈大人慎言。
宋阔（拔刀半寸）：你血口喷人！
沈砚（冷笑）：刀拔出来容易，收回去难。宋副将，你昨夜送出去那封信，回信我替你收了。
△ 沈砚将一封密信掷于案上。宋阔僵住。
崔明远（起身）：既如此，请钦差大人移步府衙，慢慢对账。
沈砚（扫视二人）：好。我倒要看看，这账对到最后，先倒的是谁。
△ 两名府兵上前，一左一右按住沈砚手臂。
宋阔（咬牙）：大人，得罪了。
沈砚（被押着，忽然笑了）：终于轮到你们了。
△ 崔明远笑意一僵，手指在袖中攥紧。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第13集 牢中换命

△ 府衙地牢，油灯昏黄。沈砚靠墙坐着，镣铐加身，神色平静。
柳氏（拎着食盒进来，压着嗓子）：大人，这牢里潮气重，我带了碗热汤。
沈砚（抬眼）：柳老板，客栈的账不做，跑这来做什么？
柳氏（放下食盒，蹲近）：做账？我这条命，都是十年前欠下的账。
沈砚（不动声色）：说。
柳氏（攥紧围裙）：十年前那晚，是我把书生的行程报给匪寨的。
沈砚（盯着她）：谁逼你报的？
柳氏（嘴唇发抖）：宋阔。他带人围了我家，说我不报，全家沉塘。
沈砚（慢慢直起身）：所以那晚动手的，是官兵。
柳氏（用力点头）：匪只抢了财，杀人的是官军！我亲眼看见他们换的匪衣。
沈砚（低声）：你今日肯说，不怕他灭口？
柳氏（苦笑）：你被抓那刻，我就没退路了。你死，我一样活不成。
△ 地牢外传来脚步声。柳氏迅速收声，起身退到门边。
宋阔（站在栅外，冷笑）：柳老板娘，探监探得够久了。
柳氏（赔笑）：军爷，卖碗汤，赚两文钱罢了。
宋阔（推开门）：汤留下，人走。再让我看见你，连客栈一起烧。
△ 柳氏仓皇退出。宋阔转身，居高临下看着沈砚。
宋阔（压着声）：沈砚，你偏要查那一年，是嫌命长？
沈砚（平静）：那晚要杀我的，是官兵。这句话，我记了十年。
宋阔（脸色一变）：你胡说什么！
沈砚（一字一顿）：我没胡说。你替我背了十年黑锅，宋副将，累不累？
宋阔（后退半步，咬牙）：闭嘴！明日府衙过堂，你什么都说不出来。
沈砚（忽然笑了）：说不出来的，是你。
△ 宋阔猛地攥住栅栏，指节发白。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第14集 山寨盟约

△ 深夜，牢外火起。裴小满带人翻墙而入，一刀劈开牢门。
裴小满（踹开锁链）：钦差大人，走不走？
沈砚（起身，揉着手腕）：你爹让你来的？
裴小满（别开脸）：我爹说，欠你一饭，还你一命。走！
△ 二人翻墙出牢，隐入山林。火光在身后渐远。
沈砚（疾走中低声）：你爹伤成那样，还能下令？
裴小满（脚步一顿）：他坠崖那晚，是谁送的药？
沈砚（不答反问）：药管用吗？
裴小满（哼了一声）：管用。所以我更不信你是好人。
△ 山寨聚义厅，裴敬裹伤而坐，面色苍白。
裴敬（抬手）：钦差大人，坐。今日不谈官匪，谈买卖。
沈砚（落座）：什么买卖？
裴敬（抚着伤臂）：你要查的真相，我要的活路。合伙，各取一半。
沈砚（直视）：山寨被官军屠了半座，你还信官？
裴敬（一笑）：我不信官，我信你。当年那顿饭，你吃了没告发我。
沈砚（沉默片刻）：好。你要我做什么？
裴敬（从怀中取出半块兵符，推过来）：拿着。
沈砚（接过，神色一变）：私调官军的兵符？你怎么会有？
裴敬（压低声音）：当年屠寨的官军，就是凭这个进的岭。
沈砚（握紧兵符）：另一半呢？
裴敬（一字一句）：在知府崔明远手里。
△ 沈砚将兵符收入袖中，起身。
沈砚（转身前）：裴敬，你就不怕我拿去换了顶戴？
裴敬（靠回椅背，闭眼）：那你当年，就不会放我走。
△ 裴小满掀帘而入，手里攥着一封信。
裴小满（急声）：爹！崔明远贴出告示，说钦差通匪，悬赏缉拿！
沈砚（接过信，缓缓展开）：他先动手了。
裴敬（睁眼）：那另一半兵符，你还拿得到吗？
沈砚（折起告示，冷笑）：他越急，破绽越多。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第15集 兵符合璧

△ 知府后衙，夜。崔明远独坐灯下，指节敲着桌面。
崔明远（慢条斯理）：沈砚上山三日，官兵按兵不动，你们谁给我个说法？
幕僚（躬身）：大人，军报说钦差在等粮草。
崔明远（冷笑）：等粮草？他在等裴敬交东西。
△ 幕僚一惊，崔明远从袖中摸出半块兵符，搁在灯下。
崔明远（盯着兵符）：另外半块若落到他手里，我这颗脑袋就得搬家。
幕僚（压低声音）：大人，不如先下手为强。
崔明远（收符入袖）：传话宋阔，明日点兵搜山，搜出什么算什么。
△ 门帘一掀，沈砚跨步而入，身后跟着两名亲兵。
沈砚（平静）：不必搜了，我自己来了。
崔明远（起身，脸上带笑）：钦差大人深夜造访，可是剿匪有了眉目？
沈砚（落座）：有。匪首裴敬已归顺，交出半块兵符为证。
崔明远（笑意一僵）：兵符？下官听不懂。
沈砚（抬手）：那就请大人把袖中那半块拿出来，拼上便懂了。
△ 崔明远后退半步，手按在案角暗格上。
崔明远（沉声）：沈砚，你可知诬告上官是什么罪？
沈砚（起身逼近）：那私调官军、屠寨灭口，又是什么罪？
△ 沈砚一把按住暗格，抽出半块兵符，与手中那半严丝合缝。
沈砚（举起合璧兵符）：崔大人，这东西只认军令不认人，你调兵的手令还在营里存着。
崔明远（退到墙边，忽然笑出声）：你以为扳倒我，这案子就结了？
沈砚（逼近一步）：什么意思？
崔明远（整了整衣冠）：你以为只有我一个人。
△ 窗外一阵马蹄声由远及近，崔明远脸色骤变。
沈砚（侧耳）：你等的援兵，恐怕来不了了。
崔明远（盯着他）：沈砚，你查得越深，死得越快。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第16集 京中来客

△ 帐中灯烛半灭，沈砚将崔明远缉拿告示拍在案上，裴小满立在帐帘边。
沈砚（沉声）：崔明远要拿我，就得先让京里闭嘴。
裴小满（冷笑）：钦差大人，你现在跟我爹是一条绳上的蚂蚱。
沈砚（抬眼）：所以我需要你爹那半块兵符，活着送到京城。
裴小满（别开脸）：我信不过当官的。
沈砚（一字一句）：我也信不过。可你爹信我。
△ 帐外忽然传来马嘶，一名亲兵掀帘急报。
亲兵（压低嗓子）：大人，营外来了十几骑，说是京中密使，要您单人出迎。
沈砚（起身，整了整袖口）：来得正好。
裴小满（一把攥住他手腕）：是崔明远的人假传圣意，你出去就是送死！
沈砚（轻轻拨开她的手）：真密使假密使，一开口就知道。
△ 沈砚走出帐门，营火照见为首官服之人手捧黄绫。
京中密使（高声）：剿匪钦差沈砚接旨——圣上有谕，只查匪寨，不查官身，即刻停手！
沈砚（站着没动）：匪寨的粮仓里，全是官仓印记，这也叫不查官？
京中密使（压低声音）：沈大人，圣上要的是活口，不是清白。
沈砚（上前一步，逼视）：那崔明远私调官军、屠寨灭口的账，谁来算？
△ 京中密使沉默片刻，将黄绫一收，凑近沈砚耳边。
京中密使（耳语）：崔明远是三皇子的人。你动他，就是动东宫。
沈砚（冷冷一笑）：我查的是案子，不是皇子。
京中密使（后退半步，扬声道）：抗旨不遵，按律当革职拿办！
沈砚（转身，朝帐内扬声）：宋阔！把告示和账本一并呈上来，请密使过目。
△ 帐帘一掀，走出来的却是裴小满，手里捧着半块兵符。
裴小满（高举兵符）：大人，宋副将不见了，马厩里少了一匹快马！
沈砚（脸色一沉）：他往哪个方向去的？
裴小满（咬牙）：北边——去京城的路。
沈砚（接过兵符，指节发白）：密使大人，您这趟来得巧，走得可就不一定巧了。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第17集 残卷惊心

△ 军帐内烛火摇曳，沈砚将半块兵符重重拍在案上。
沈砚（压着嗓子）：宋阔跑了，账本和告示却还在他营帐里。
裴小满（急步上前）：我去追！马快的话天亮前能截住他。
沈砚（抬手拦住）：你追不上——他走的是官道驿站，换马不换人。
△ 阿棠掀帘进来，怀里抱着一摞散乱册页。
阿棠（喘着气）：大人，宋副将帐里翻出来的，全是烧了一半的纸。
沈砚（接过册页，翻看）：烧账本……他倒是手脚利落。
裴小满（凑近看）：这些名字是谁？密密麻麻的。
沈砚（指尖停在一处）：十年前秋闱的考生名册，被撕走了第一页。
阿棠（抢话）：第一页？那不就是头名——
△ 帐外忽然传来周老七的喊声，急促而嘶哑。
周老七（跌撞入帐）：大人！宋阔派人截我，东西我带来了！
△ 周老七从怀里掏出一页残卷，手指上全是血。
沈砚（扶住他）：谁伤的你？
周老七（咧嘴笑，咳出血沫）：两个蒙面人，刀法……是军中的路子。
裴小满（拔刀）：我去找他们！
周老七（抓住沈砚手腕）：别管我——看这页纸，头名那一栏，墨是后填的。
沈砚（展开残卷，瞳孔一缩）：原墨透在纸背上，写的是……宋阔？
周老七（点头，声音渐弱）：当年他冒名顶替，顶的是你沈砚的名字。
△ 沈砚手一抖，残卷飘落在地。
沈砚（一字一顿）：所以他要杀我，从十年前就要杀。
周老七（喘着气）：还有一事——派他冒名的人，就在京城。
△ 周老七身子一软，倒在沈砚臂弯里。
裴小满（探他鼻息，抬头）：没气了。
沈砚（合上他的眼）：他最后一句，记下了。
阿棠（声音发颤）：大人，宋阔跑了一天，快到京城地界了。
沈砚（站起，抓起残卷）：传令下去，拔营北上——这次不是剿匪，是抓人。
裴小满（拦住帐门）：那我爹呢？他还在寨里等你一句话。
沈砚（停步，没回头）：告诉你爹，当年那顿饭的账，我记着。
裴小满（咬牙）：你欠我爹的，拿什么还？
沈砚（转身，将残卷塞进她手里）：拿这个——头名是假的，但仇是真的。
△ 裴小满攥紧残卷，沈砚大步出帐，远处号角声起。
裴小满（追出一步）：沈砚！你要是死在京城，我爹的仇谁来报？
沈砚（翻身上马，居高临下）：所以我不会死——我还要回来，查完这最后一个名字。
△ 火光映在沈砚脸上，他扬鞭指向北方。
沈砚（沉声）：京城里那位，怕是已经等不及了。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第18集 头名之谜

△ 营帐内，沈砚将半块兵符拍在案上，密使站在一旁。
沈砚（沉声）：宋阔跑了，账本和告示都在，密使大人先看哪一样？
京中密使（坐下，慢条斯理）：先看名册。那页残卷，你从周老七身上拿到的。
沈砚（从袖中抽出残卷）：大人知道周老七死了？
京中密使（不接残卷）：我知道的，比你想的多。
△ 沈砚展开残卷，手指停在头名那处空白。
沈砚（一字一句）：当年考生名册，头名被刮了。
京中密使（抬眼）：刮痕下面，还有一层墨。
沈砚（翻过残卷对光）：宋阔——是他自己写上去的？
京中密使（冷笑）：周老七临死前补的，你该问他。
沈砚（逼视）：大人从京城来，为的是保他，还是查他？
京中密使（起身）：圣上要活口，我要真相，你要命——各取所需。
△ 帐外传来急促脚步声，阿棠掀帘冲入。
阿棠（喘着气）：大人！宋副将没去京城，他带人围了客栈，柳婶被扣了！
沈砚（抓起兵符）：他拿柳氏换名册。
京中密使（拦在帐口）：你现在去，就是送他一个通匪的实证。
沈砚（拨开他的手）：大人，十年前他冒名顶替，今天他绑人灭口——您要我坐着看？
京中密使（压低声音）：宋阔背后是崔明远，崔明远背后还有人。
沈砚（停下，回头）：谁？
京中密使（一字一顿）：名册上，头名空着——因为那位置，本来是你的。
△ 沈砚手中残卷落地，帐外火把齐燃。
沈砚（捡起残卷，声音发冷）：那就从宋阔开始，一个一个查。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第19集 营中火并

△ 营中火把四起，宋阔押着阿棠立于粮车旁。
宋阔（扬刀）：沈砚，把残卷和账本扔过来，不然这丫头先替你我挡刀。
阿棠（挣扎）：大人别给！他不敢——
宋阔（刀背压住阿棠肩膀）：闭嘴！你一个小伙计，也配懂军令？
沈砚（缓步上前）：宋阔，你冒名顶替的事我还没上奏，你倒先绑人。
宋阔（大笑）：上奏？你出得了这营门吗？崔明远的人已经围了三面。
沈砚（停步）：所以你替他杀人，他替你顶名，这笔生意做得挺熟。
宋阔（咬牙）：少废话！名册头名是我，功名是我的，谁翻旧账我杀谁！
△ 宋阔刀锋一转，直逼阿棠咽喉。
阿棠（急喊）：大人，他手在抖——他怕你！
宋阔（怒）：我怕他？我十年前的今天就在这营里！
沈砚（冷声）：十年前的今天，你顶了我的名，还替人送了一封信。
宋阔（一愣）：你怎么知道信——
沈砚（逼视）：因为那封信，我昨夜才从你枕下截回来。
△ 沈砚将一纸密信掷于地上，火光照见崔明远私印。
宋阔（脸色骤变）：你翻我帐？沈砚，你找死！
沈砚（上前一步）：你要功名，我要真相。放了阿棠，我留你一条命出营。
宋阔（狂笑）：留我？你连自己都保不住——
△ 裴小满自粮车后跃出，一刀削断宋阔刀绳，阿棠翻身滚开。
裴小满（落地）：姓宋的，你绑人绑到我裴家头上，问过我没有？
宋阔（踉跄后退）：小丫头片子——
沈砚（抬手）：宋阔，你已被围。现在跪，还是等我让人按你跪？
△ 宋阔环视四周，火把尽数对准他一人。
宋阔（嘶声）：崔明远！你答应接应我——
沈砚（一字一句）：他早跑了。你的名字，他连撕都懒得撕。
△ 宋阔刀落，双膝砸地。
宋阔（抬头，满脸是灰）：沈砚，你抓了我，也追不上他——他走的是水路。
沈砚（俯身）：水路，渡口，船呢？
宋阔（咧嘴一笑）：船是他烧的。他说，账本上的人，一个都别想活。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第20集 知府末路

△ 天未亮，渡口薄雾。崔明远一身便服，提着箱子往船上走。
柳氏（从船头站起，横桨拦路）：崔大人，这么早，去哪儿啊？
崔明远（笑）：柳老板娘，让开，这船我包了。
柳氏（不让）：包船？你欠我客栈三个月的房钱还没结呢。
崔明远（沉脸）：我劝你，别为了几两银子误了性命。
柳氏（冷笑）：十年前那晚，你也是这么劝我的吧？
崔明远（眼神一变）：你说什么？
柳氏（一字一句）：那晚官兵比匪先到，是你崔明远放的信。
崔明远（上前一步）：柳氏，你现在走，我当没听见。
柳氏（扬声）：沈大人，听见了没有？
△ 沈砚从雾中走出，身后兵士散开围住渡口。
沈砚（平静）：崔明远，账本、兵符、名册——三样你都齐了。
崔明远（后退半步，强笑）：沈砚，你我同朝为官，何必赶尽杀绝？
沈砚（逼近）：你屠寨灭口的时候，想过这四个字吗？
崔明远（咬牙）：你以为抓了我，上面就干净了？那位置空着，是因为有人不想让人坐！
△ 崔明远猛地推开柳氏，纵身跳向渡船。
柳氏（扑上去拽住他衣摆）：大人，船钱还没给——
△ 崔明远脚下一滑，整个人栽进江中，水花四溅。
崔明远（在水中挣扎，嘶喊）：上面还有人！你们查不到底的——
沈砚（站在岸边，沉声）：捞上来，要活的。
△ 兵士抛下绳索，柳氏攥着半截衣料站在船头。
柳氏（喃喃）：十年了，总算有人问这一句了。
沈砚（转头看她）：柳老板娘，回客栈，把你知道的，全写下来。
柳氏（点头，忽又开口）：大人，那残卷上的头名——你真想知道是谁？
△ 沈砚脚步一顿，江风卷雾扑面。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第21集 朝堂暗线

△ 渡口江风未散，沈砚立在岸边，柳氏攥着半截湿衣料走近。
柳氏（搓着衣料）：大人，我写，可你得先应我一件事。
沈砚（转身）：讲。
柳氏（眯眼）：那残卷送进京，我这条命可就悬了，客栈的账你得替我兜着。
沈砚（淡声）：你这条命，本钦差兜。
△ 沈砚从怀中取出残卷，就着江边石灯展开，裴小满凑上前。
裴小满（急）：头名那格是空的，怎么查？
沈砚（指尖点纸）：纸上有压痕，当年写过一个字，又被人刮了。
裴小满（瞪眼）：刮了也能看出来？
沈砚（抬眼）：墨吃进纸里，刮得掉字，刮不掉印。
△ 阿棠从坡上连滚带爬下来，手里举着火漆信筒。
阿棠（喘气）：大人！京里来的急件，火漆上盖的是御前印！
沈砚（接过信筒，手一顿）：御前……
柳氏（凑近又缩手）：我这辈子没见过这阵仗，是福是祸啊。
沈砚（拆信，一字一字念）：残卷所涉主考，着即密拿，先斩后奏。
裴小满（愣住）：先斩后奏？圣上这是把刀递你手里了！
沈砚（收信，目光发沉）：是把刀，也是把柄。
柳氏（低声）：大人，斩谁？
沈砚（望向江面）：当年卖名次的主考，现在怕是已经坐进京城的暖阁了。
裴小满（咬牙）：那我爹的仇，是不是也能一并算了？
沈砚（看她一眼）：你爹的仇在山上，这笔账在朝里，两码事。
阿棠（抢话）：那先办哪一件？
沈砚（翻身上马）：先回营，把宋阔的签字和那本官账并在一处。
△ 沈砚勒马欲行，一名巡夜兵卒飞马赶到，滚鞍落地。
巡夜兵卒（急报）：大人！崔明远被押回营后，半个时辰前，狱中有人给他递了碗汤。
沈砚（冷声）：汤呢？
巡夜兵卒（低头）：碗是空的，崔明远现在说不出话，只反复比划两个字。
沈砚（俯身）：哪两个字？
巡夜兵卒（迟疑）：他写的是——京城。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第22集 恩怨两清

△ 黑风岭寨门大开，裴敬一身旧袍，自缚双臂，独自走下山道。
裴小满（追上，拽绳）：爹！你疯了，这一去就是死罪！
裴敬（不回头）：死罪也得我自己去领，不能让人押着上山。
裴小满（带哭腔）：沈砚他不会放过你的！
裴敬（停下，看她）：傻丫头，他要杀我，崖下那碗药就不会送来。
△ 官营辕门外，沈砚负手而立，宋阔被缚跪在一旁，军士列队。
裴敬（走到辕门前，站定）：钦差大人，裴敬自缚前来，听候发落。
沈砚（看着他）：你倒是识时务。
裴敬（咧嘴）：山里人认账，欠一顿饭还一顿饭，欠一条命还一条命。
沈砚（上前一步）：十年前那顿饭，你放我走，我记到今天。
裴敬（摇头）：我说过，放你走的人不是我。
沈砚（沉声）：那是谁？
裴敬（目光扫过宋阔）：你身边跪着的那位，最清楚。
△ 宋阔猛地抬头，绳索绷紧。
宋阔（嘶声）：裴敬！你少血口喷人！
裴敬（冷笑）：那晚你带人先到一步，把书生行程卖给我，又逼我动手，好让官兵名正言顺剿山。
宋阔（挣扎）：你有证据吗！
沈砚（从袖中抽出残卷，展开）：名册头名是你，可你顶的是别人的名字，对么？
宋阔（脸色煞白）：你……
沈砚（一字一句）：当年主考卖名次，你买了个头名，又怕同榜的人活着揭你，才借匪刀杀人。
裴敬（接口）：我不过是你手里那把刀，用完还得背黑锅。
宋阔（瘫坐，喃喃）：功名……我熬了十年……
沈砚（转身，当众抬手）：松绑。
△ 军士上前，解开裴敬的绳索。
裴敬（一怔）：大人这是何意？
沈砚（拱手）：当年一饭之恩，今日当着全军还你——你自缚下山，我记你一个降字。
裴敬（喉头一动）：那仇呢？
沈砚（望向北方，声音压沉）：仇在京城，不在你身上。
裴小满（冲上前，盯着沈砚）：那我爹进京，是不是也是死路一条？
沈砚（看她，又看裴敬）：进京的路，我陪他走。
△ 裴敬缓缓抬手，从怀中掏出半块兵符，递到沈砚掌心。
裴敬（低笑）：另一半在崔明远手里，可他落了水，那半块，怕是已经进了别人袖口。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第23集 钦差北去

△ 营帐内，沈砚收好半块兵符，摊开一卷新密旨。裴小满掀帘而入。
裴小满（抱臂）：押人的差事，凭什么不带我？
沈砚（没抬头）：你爹是囚，你是匪眷，跟着算哪门子名分？
裴小满（拍案）：名分？我爹的命，我自己看着才踏实。
沈砚（收起密旨）：行，给你个差事——路上盯着宋阔的旧部，谁递消息，报我。
裴小满（眯眼）：你这是拿我当饵？
沈砚（起身佩刀）：拿你当眼。饵，我自己当。
△ 帐外，阿棠端着一碗药汤快步追来。
阿棠（喘气）：大人，柳姨让我捎句话——崔明远落水前，有人往上游递过一只竹筒。
沈砚（停步）：竹筒给谁？
阿棠（压低嗓子）：船夫说，接筒的人穿着京里的靴子，靴底缝着银线。
沈砚（冷笑）：银线靴，六部里也就那几位穿得起。
△ 裴小满从阿棠手里接过药碗，仰头灌了一口。
裴小满（抹嘴）：这药苦得跟官场一个味。
阿棠（急）：那是给大人煎的！
裴小满（把碗塞回）：他喝不喝无所谓，我得先活着进京。
沈砚（看她一眼）：进京可以，规矩一条——没我点头，不许拔刀。
裴小满（别开脸）：那要是别人先拔呢？
沈砚（向前一步）：那就让他拔，拔完你记下他的手，我来收。
△ 远处号角响起，押解队伍开始列阵。宋阔旧部一名校尉匆匆跑来。
校尉（行礼）：大人，宋阔在囚车里喊，说他知道崔明远背后是谁。
沈砚（目光一沉）：他肯说？
校尉（迟疑）：他说……要单独见您，拿一样东西换。
裴小满（抢话）：又是换命的老把戏，别去。
沈砚（把密旨收入怀中）：去，怎么不去——他手里的东西，比他的命值钱。
△ 沈砚转身走向囚车，裴小满跟了两步又停下，手按在刀柄上。
裴小满（低声）：爹，你说得对，这官场比山寨还黑。
沈砚（没回头，声音飘来）：所以这一趟，你得看清楚了再动手。
△ 囚车旁，宋阔隔着木栏抬起头，嘴角带血。
宋阔（哑笑）：沈砚，你猜我手里这半张纸，写着谁的名字？
沈砚（俯身）：我不猜——你念，我听。
宋阔（凑近，声音发颤）：头名下面，还压着一个姓。
△ 沈砚指尖一紧，攥住了囚车木栏。
沈砚（一字一顿）：念出来。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—— 本文来自有剧本 youjuben.com ——
